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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蘭海岸的冥想健行        王家祥
　　冬天，寒流來襲的都蘭海岸，狂號的東北季風吹得海岸線的曠野人跡稀少，只有少數的海釣者依舊絲毫不動的挺立在海灘上，像個沉思的哲學家，卻快要被大軍壓境的刺骨氣流給吞沒，這一波波的刺骨寒流彷彿如同攜劍帶戟的軍隊，所向披靡，所到之處無不臣服；我幾乎也臣服在這處曠野巨大的氣壓之下，幾乎退卻，只是阿度蘭的海岸線太美，天氣好的時候，天空湛藍，海水也湛藍，一切都很鮮明亮眼，令人心情極度雀躍興奮，想出門晒太陽，天氣差的時候，曠野的氛圍陷入一種深度的適合冥想的狀態，雲層灰重低沉，光線昏暗柔和，巨大的氣壓是看得見的，適合一整日冥想健行；有人置身在東北季風下，整日不畏寒冷面對大海孤獨的釣魚，如此的狂熱，我猜他們的內心是想來此地避靜吧！另一種形式的冥想吧！

　　都蘭鼻對我來說是處神聖的冥想之地，海邊的光影變化，海潮雕琢的大量奇石，被風不斷遷移變換的沙丘，牛奶藍與湛藍相間的海水，陡峭險峻的斷崖，環頸雉不時從曠野中驚飛而起，一飛沖天再落入遠離我的灌叢中隱匿而去，大量的禾本科植物構成這一處遼闊的草原，冬天的景象是一片草木枯黃的蕭瑟美感，月桃、林投、黃槿、白水木、瓊麻、木麻黃各自繁衍成這裡主要的灌叢，那曠野中的疏林草原從前是藏著梅花鹿和山豬的。

　　阿度蘭是都蘭 阿美族對於都蘭山脈下一大片遼闊的曠野與森林的稱呼，再仔細追究其意的話，阿度蘭指的是都蘭部落後方聖山之下那一片曾經充滿野牛與梅花鹿的荒野，這也是口傳歷史中，靠漁獵維生的都蘭 阿美族在都蘭鼻登陸上岸的生活依靠，根據大海嘯的傳說，四千年前的都蘭古部落曾經全數毀於海嘯，只剩下一對姐弟靠著竹筏飄流在海上，被黑潮洋流推送到南洋群島得以存活下來，經過數個世代的繁衍後，其子孫不忘先人的叮嚀教誨，又乘著竹筏往大洋北方尋找先祖居住之聖地，才又回到都蘭鼻登陸上岸，重新繁衍後代；後來阿度蘭在日據時代又成為天然牧場，放牧的牛群一度多數輸往太平洋戰場供日軍食用，這處如今還保有森林與曠野的家園，阿美族人曾經賴以維生的野牛與梅花鹿早已絕跡，天然牧場一度曾經大量種植甘蔗，水源充沛之地則學習漢人的稻作文化，變成一畦畦山上或海邊的梯田，在近代又有許多旱田改為椰林、釋迦園與洛神花園。

　　阿度蘭其實是臺東縣 都蘭、成功、與長濱三大海蝕臺地之一，這三大海蝕臺地，由於依山傍海，自古便很適合人類居住，在史前時代人口就很多，與太平洋南島世界的交流也很頻繁，遺留許多史前遺址，近年來臺東縣政府也在推動卑南文化遺址與阿度蘭成為世界自然遺產區，因為這裡是環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墓藏遺址。

　　遷居到臺東 都蘭山下半年多了！這半年的時間，我時常有空走入屋後的阿度蘭曠野；有一天我突然了解，這整片遼闊的海蝕臺地以及它背後的都蘭山類似我曾經造訪過的柬埔寨 吳哥窟般的神聖空間。
　　吳哥窟是高棉族人造的神廟遺跡，被熱帶雨林包覆著，從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人造的神聖空間遺落湮沒在綠色曠野中，如今被發現重新面世後，人造的神聖空間融入了曠野的因素，這兩種元素阿度蘭都有。

　　如果說精心打造的吳哥窟是人造的神聖空間，給予人們心靈上的震懾，那麼都蘭山是大自然的神聖空間，同時給予人們溫暖與清涼的力量，令人產生尊敬與嚮往的心理；吳哥窟因為歷史蒼涼、王朝征戰的因素，終究被迫湮沒在荒野之中才美，無法長久維持繁榮盛景，而都蘭山的石棺群，原本便打算安睡在曠野之中。

　　都蘭部落裡的阿美族人相信，都蘭山住著偉大的神靈。

　　進入阿度蘭這處古代的天然牧場，心境上彷彿就像「桃花源、轉個彎便可遇見。」許多荒煙蔓草中的小徑，最後總會通往更僻靜的角落，那些更深更無人的角落就像整個吳哥窟遺落在熱帶雨林中無處不在的神龕或佛塔，周遭的氛圍散發著神祕氣息，引人好奇；藏隱在阿度蘭曠野無處不在的神聖空間，乍初相遇的瞬間，每每讓我心震懾或感到清涼或滿溢溫暖。

　　最近有人將臺灣的形狀比喻做一隻鯨魚，基隆、宜蘭雨量最多，是這隻鯨魚頭的噴水孔，首都所在的臺北是鯨魚的大腦，引導我們往前進，新竹多風是因為鯨魚的胸鰭揮動的緣故，嘉南平原是鯨魚的肚子，汙染最嚴重的高雄是鯨魚排尿放屎的部位，恆春的落山風一吹起便是鯨魚的尾鰭拍動了！美麗的花 東是鯨魚的背部。

　　美麗的花 東是臺灣這隻海鯨最乾淨漂亮的背，因為人煙少，環境汙染也少，要珍惜啊！在花東時常處處遇得見寂靜，遇得見濃蔭，遇得見曠野，遇得見一整日無人的農路或林間小徑，遇得見寂靜的深處更僻靜的角落，濃蔭深處裡包藏著更深的寂靜，小徑的盡頭是絕佳的寂靜。

　　因為寂靜，所以住在都蘭村的夜裡聽得見遠遠海浪聲。

　　什麼是寂靜？

　　花東縱谷的縣道一九三公路沿途可真是臺灣最寂靜的地方，想要體驗真正的寂靜，一走入這條小公路，即可知道；我發覺這是一條幾乎找不到檳榔攤的山邊公路，因為沿途人煙稀少，村落幾稀；縣道一九三從花東縱谷 玉里段開始進入山邊，沿著海岸山脈面向西邊的山腳，一路北上直到花蓮，沿途若遇大溪橫阻去路，除了架橋之外，就是偏東往半山腰爬升進入森林地帶，縣道一九三連接著瑞穗 水尾通往奇美村與大港口的海岸山脈越嶺路，以及光復鄉 太巴朗通往海岸長濱鄉的越嶺路，自古以來、一直是海洋民族阿美族的生活領域，可以說是鯨魚背部的血脈，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阿美民族之路。

　　那麼這隻鯨魚會游動嗎？答案是會的，臺灣本身雖然不動，但周圍的洋流依著季節不斷的循環流動，與地球的其它地方互動頻繁，尤其是南洋群島，洋流帶來了植物種子等豐富的物種，也是人類在海上遷移尋找新天地的輸送帶，臺灣因此成了人類學的天堂，臺灣島光是植物就有四千種，人種在荷據時代的戶口普查顯示，荷蘭人所統治的南部地區有二百多個部落，所講的語言有四十多種。

　　想要體驗臺灣這隻鯨魚游動的真實感覺，莫過於親近黑潮了！多年前我曾經花了六個小時從臺東的富岡碼頭坐船前往蘭嶼，中途先到綠島停留一個小時，等船離開綠島往蘭嶼前進時，必須加足馬力切過波濤洶湧的黑潮，記得那天天氣晴朗無雲，海面上的天空湛藍如洗，可是能運載汽車的大船一切入黑潮，卻似乎輕而易舉的被巨浪舉得高高的，再重重的丟下，船的周遭盡是如山一般高的深墨色大浪，一波一波撞擊著船身，導致海水不斷的大量沖入甲板，情勢如同在海上遭遇到惡劣天候的暴雨巨浪般可怕，可是看看天空卻依舊晴朗無雲，從不暈船的我最後也吐得一塌糊塗。

　　坐在上、下、左、右大幅搖動的船身中，面對黑潮巨大的能量排山倒海而來，那種震撼與折磨簡直就是生不如死，永生難忘。

　　花東海岸除了獨居老人之外，適合隱居做個嬉皮或隱士，實則花東海岸的部落或田園或海角僻地也的確住著類似嬉皮隱士怪胎或藝術家之型的人，他或她們都是因為此地的純美僻靜而來，這類人型其實並不容易分野，也並不絕對，有的外型像嬉皮，內心是隱士，有的外型是隱士，內在是嬉皮，實則這處風景絕美之地，除了每天玩耍遊晃之外，沒什麼好的就業機會，外地來的文弱書生要融入當地務農或捕魚談何容易？然則隱士與嬉皮的分野還是有差的，感覺上嬉皮們還會拋頭露面，動動腦筋，幹點活，謀個小生計，以應付平日抽煙喝酒或繳房租的花費，隱士則看起來不甚需要拋頭露面的，也不知他做何營生？

　　譬如嬉皮大姐郭英慧從前在雜誌任職攝影記者，很受不了那種講求高度效率，高度競爭的人際氛圍，三年前來到都蘭定居，在歇業很久的新東糖廠舊廠房租了一間昔日的木造辦公室，開了一間咖啡館，成為此地藝術家與嬉皮或隱士聚集或路過歇腳的老地方，我偶爾和她聊起才知道，原來她從小的心願是做個「沒有用的人」，因為「沒有用」，所以「也無害」。

　　這些匿居鄉間被我稱做嬉皮的傢伙，也許不像發源於美國的嬉

皮，只是在生活型態上和都會人們的緊張忙碌不一樣，也不完全見容於鄉下人保守純樸的個性，他們往往是有意識的，覺知的在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其實鄉間生活的花費是很便宜的，有一位原本在小劇場的表現很有特色的女性創作者小花，獨自租住在視野寬廣的臺地上一棟遺世獨立的老農舍裡，前面是一大片荒蕪的旱田，遠望可以看見太平洋，天氣好的時候，綠島便浮現在海面上，農舍背後便是茂密的國有林地，不時還有蛇會闖進這位女嬉皮的家，老農舍的前面有一分地的空地，除了停車之外，女主人還自個兒搭了一座涼亭，唯一不便的是廁所蓋在院子旁，晚上上廁所還得摸黑走出門，院子裡的雜草得時常拔除，否則茂密過了頭，上廁所很容易會踩到藏身在草叢中的蛇，這樣的離群索居，房租只要三千塊，不需要努力賺錢熬到退休，才再大費周章買地蓋房子養老，女主人在小小的農舍裡開闢了一間畫室畫油畫，偶爾一張畫賣給朋友五千塊，已經算是好價錢，資本主義的炒作模式還未到達這裡，由於單純，所以藝術生命是真實的。

　　這位女嬉皮的先生嬉皮阿才同時也是一位藝術家以及劇場工作

者，為了阻止都蘭鼻被財團相中的遊樂區開發案，留了一封抗議信，投身都蘭鼻的海中失蹤了！這樣以死殉道的抗議感動了都蘭的阿美族長老們，遂有了一連串的保護都蘭鼻傳統聖地的行動，暫時阻止了一場環境浩劫。
